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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早，我被春月嫂堵在
屋里。她东看看，西瞧瞧，弄
得我一脸的懵懂。

有事吗？我问。
她不吭声，眼睛在屋里滴

溜溜地转，一副神神秘秘的
样子。

春月嫂曾是村里的贫困
户。婆婆瘫痪在床，两个孩子
上大学，一家人的收入全靠丈
夫编织竹器卖钱。由于销路
不畅，竹器卖不出去，生活陷于
窘困。

为了帮春月嫂家打开竹
器的销路，我试着在网上发了
几张竹器的照片，结果受到
不少网友的青睐，萌生了让
她开网店的想法。网上能售
卖竹器？春月嫂哪里肯信，
以为是逗她玩。我把自己的
电脑搬到她家里，耐心教她
学习网络销售技术。春月嫂
文化程度低，对网络一窍不
通。我常常讲得口干舌燥，
她还是一面茫然。

看见我打好包的行李，春
月嫂很诧异，你真要走呀？

我点点头，任期到了，要
回去了。

哎呀，我真笨，刚知道你
要走的消息。春月嫂自责道，
差点误了事。

误什么事呀？我很疑惑。
没等我明白过来，春月嫂

一把抓起桌上的茶杯，细细把
玩着。

一个茶杯有啥看的？
陶瓷的茶杯有些旧了，杯

口的釉脱落了一些。茶杯是
当年我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单
位奖励的。虽然用了些年头，
但我一直舍不得扔。

茶杯帮了不少忙呢。春
月嫂一边摩挲着茶杯，一边
说。

帮啥忙了？我问。
为了教会我，你费尽口

舌，硬是让我这个木瓜脑袋开
了窍。春月嫂感叹道，害得你
每回都要喝掉五六杯水。你

说，它能不帮了忙？
我笑了，照你这么说，它

还真帮了忙。你让我费了不
少劲。

怎么不是。
不过，这些都值得啊。我

说。
是哩。春月嫂说，如今生

意都做到国外去了，赚外国人
的钱呢。现在不但我家的生
活好了，村里人的日子也越来
越红火。

昔日的穷山沟，变成了城
里人眼中的金窝窝。我想起
三年前，从畜牧局来村里担任
第一书记的情景。那天，送我
的车子开到村口，陷进一个泥
坑里。村道凹凸不平，坑坑洼
洼，满是泥淖。

我进村找人帮忙想把车
子推出来，人来了一大帮，却
没有一个人动手，都站在一
旁，默默地看着我焦急上火。

后来才知道，村民们对扶
贫工作很冷漠，先前的两个

扶贫干部，就像流水线上的
产品，转个圈就走了，连个屁
也没留下。村里依旧还是旧
模样。

扶贫工作哪能走过场！
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我像颗
螺丝钉铆在这里：自来水通
了；绿色生态果园建起来了；
蔬菜基地投产了；宽敞笔直
的村道，联通了省道……

我微微叹了口气，时间过
得真快，转眼就要离开这里。
尽管有些不舍，但毕竟是要回
去的，一会儿就有车来接我。

春月嫂手里握着茶杯，
说，这个茶杯一定要借给我。

我猛然醒悟，难怪这几天
陆续有人来找我借东西，原来
他们早有预谋。早几天，张君
逸拄着拐棍来借教案。张君
逸因车祸致残。我帮助他申
请银行无息贷款，办起了养鸡
场。由于不懂技术，发生了几
次鸡瘟。我认真备了课，给他
和村里几位养殖户上课，提高

他们的养殖技能。张君逸借
教案的理由：教案是我一笔一
画写的，上面有我的笔迹。

昨天，张小五来借支毛
笔。张小五父亲因病去世，母
亲离家出走，他跟着奶奶生
活。年迈的奶奶没钱供他上
学，眼看就要辍学，在我的资
助下，他得以继续学业。他情
绪低落时，我用毛笔写些鼓励
他克服困难的条幅送给他。
他向我借毛笔，我还以为他想
练字，又给了他一些宣纸，但
张小五只要了那支毛笔，他
说，毛笔上有我的温度。

……
你 们 为 啥 要 向 我 借 东

西？我不解地问。
这个呀，春月嫂晃了晃手

里的茶杯，轻声说道，你要走
了，这是留给我们最好的念想。

一刹那，我的视线模糊
了，一双脚迈不开步子，就
好像已经深深扎根在这片泥
土里。

凌晨两点多钟，和衣上床
的媚儿依然睡不着。今晚不知
道那恐怖的脚步声是否还会出
现，她心里打鼓一样难以平静。

连续两个晚上，每当万籁
俱寂，木屋二楼的楼道里，便会
响起诡异的脚步声。第一个晚
上，不信鬼神的媚儿把它理解
为幻觉，或者是猫儿在调皮捣
蛋，或者是清风乱敲窗。但第
二个晚上再次出现后，媚儿就
坚信不是什么幻觉了，她认为
十有八九是梁上君子发出来
的。媚儿越想越害怕，真后悔
放学后没有去三里外的村子里
借宿。

来这里支教有一个月了，
媚儿喜欢上了这些对外界充满
好奇的孩子们。她决心以此为
家，在这民风淳朴的山村里安
心工作。可这连续两晚的脚步
声，不禁让她想起临行前同学
们的善意提醒：在偏远落后的
山区里，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一定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宿舍里没有什么贵重东
西可偷，关键是心太受虐。谁
能保证，这夜半魅影不入室，
不变态，只是要钱不要命！世
上最不可揣测的是人性。电
影电视中的暴力和凶杀镜头，
在媚儿脑海中不断闪现。

媚儿不敢开灯，睁着双眼
定定地凝视着黑魆魆的蚊帐
顶，既深感害怕，却又似乎在
等待脚步声的再次出现。这
种等待是最痛苦的煎熬。如
果 只 是 野 兽 光 顾 ，她 倒 不 担
心，因为学校的木屋足够牢固。

媚儿怕的是人！
来支教之前，媚儿从没脱

离过妈妈的怀抱，妈妈用羽翼
为她遮挡着风风雨雨。特别
是父亲病逝后，妈妈把全部的
爱倾注在她的身上，让她从未
担惊受怕。如今在这个偏远
的大山里，这个寝不成寐的深
夜，衾影独对的媚儿是如此地
想念妈妈。

小偷踩点两个晚上了，今
晚会不会下手啊？如果小偷进
来了，自己该怎么办？媚儿设
想着脚步声再次出现的应对办
法。她此刻最盼望的，就是太
阳早点出来。只要天亮，一切
都会大白于天下，贼人也会放
弃他的行动。

床头柜上闹钟的嘀嗒声比
什么时候都刺耳，节奏似乎更加

慢条斯理，慢得让人惶恐不安。
担心的事情终于出现了，

一切还是来了。又是凌晨三
点钟，又是同样的脚步声，虽
然 蹑 足 潜 踪 ，但 声 音 清 晰 可
辨，一步一步，离房门越来越
近，感觉似乎挨着门了。媚儿
屏住呼吸，心如鹿撞，四肢抽
紧，寒毛卓竖。

声音或许可以震慑小偷。
已经无路可退的媚儿豁出去
了，装作勇敢泼辣敢于拼命的
样 子 ，带 着 颤 音 大 喝 一 声 ：

“谁？”
楼道里脚步乱响，慌乱中

有煤球灶倒下的哐当声。媚儿
把窗户打开一条缝隙，大声呼
叫救命。半夜的呼唤能传出很
远，估计三里外都能听得到。
可是四周静悄悄的，急切的呼
唤居然没有搅起一丝水纹。

求助不能，媚儿只能依靠
自己的力量了。黑暗中，她摸
索着找到靠在墙角的扁担，紧
紧握在手中。

静默，还是静默。除了闹
钟的滴答声，媚儿能听到的只
有自己急促的喘息声和怦怦的
心跳声。她担心这样耗下去，
只怕自己会虚脱。她得自救！

进攻是最好的防守。媚
儿晃晃手中壮胆的扁担，摸索
着来到门边，喘息变得更加急
促，手心的汗水让扁担变得滑
溜溜的。

就在媚儿鼓足勇气，准备
开门冲出去的一瞬间，突然响
起了清脆的敲门声。媚儿被这
突如其来的声响吓得魂飞魄
散，刚伸出去的手如触电般缩
了 回 来 ，心 蹦 跶 到 嗓 子 眼 里
了。这贼人也忒胆大了吧，竟
敢敲门进屋，偷盗不成改抢劫
了？

媚儿用后背紧紧顶住木
门，汗水流满脸颊。

“王老师您别怕，我是村支
书。我们本想暗中保护您的，
不小心惊扰到您了。”外面的人
停了一下，接着说：“前天派出
所发来通知，说有一个精神病
患者杀人后逃进我镇山区，大
家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您，却
又不放心您一个人住在这，于
是商量好每晚安排两个人来保
护您哩。”

媚儿一屁股瘫坐在地，长
长地舒了一口气，一股暖流迅
即涌遍全身。

阿明在一家大企业里负责
网站后台管理，他兢兢业业地
打理着公司的网站、论坛、各个
公号、小程序，晚上回到家中还
忙着编程，为公司研发一款新
的软件。

没多久，他的软件开发出
来了。不知道效果如何，他先
放在企业的公众号后台里小试
牛刀。过了一个月，后台数据
报告输出，阿明欣喜地捧着报
表去向老总汇报。

“瞧，这第一项是浏览量。”
阿明边解释边指着报表，“第二
项是转发率，还有每个人的留
言明细、点赞频率……”

老总边听边满意地点头。
“非常棒，这样就一目了然

啦。”老总赞道，“以后看谁还敢
偷懒，谁敢阳奉阴违！”老总咬
牙切齿地阴阴笑了笑，以前让
下属多转发多关注自家公号的
消息，有些人口头答应，心里却
不当回事；有些人则弄虚作假，
甚至花钱找人刷号。

老总把阿明整理出来的报
表，一股脑全发到了企业聊天
群里，表扬了那些积极上进的
下属，重点批评那些阳奉阴违
之辈。

“当一个合格的员工，首先
得爱岗爱公司，从爱自家的公
号和网站开始，不转不是自家
人！从今天开始，谁再说一套
做一套，这软件都能查出来。”
老总得意地说道，“我还打算将
监测软件扩展到考勤打卡等各
项业务指标里。你们都得小心
点！”

同事们都恨死阿明了，可
老总十分欣赏他，不单给他升
职加薪，还命他全力开发此软
件程序，以期发挥更大的作用，
为公司赚取更多的利润。阿明
领命，立马成立了开发小组，夜
以继日，连续开发出各种新式
的数据监控应用软件，随即投
放到市场，获得巨大的成功。

几个月后，老总赚得盆满
钵满，给阿明放了一星期的长
假，让他好好休息。入夜，阿明
拖着疲惫的步履回到家中。

一进门，许久没见的儿子
就猛地扑上来。要知道，阿明
之前早出晚归，出门前儿子没
起床，回来时儿子已睡觉，已经
很久没跟儿子打照面。阿明抚
摸着儿子的额头，爱怜地望着
孩子，本以为会是父子亲热一
番的场景，谁知儿子却劈头盖
脸地说道：“爸，你能修改下你
们公司的那个数据软件吗？”

阿明望着儿子天真的脸

庞，大惑不解。
“我们校长引进了你们公

司的产品。”儿子倒苦水般，一
口气把事情经过说了出来，“现
在我们上课都有摄像头记录
着，谁上课说话、开小差、玩笔、
吃零食都会被拍下来，然后统
计出来整理成报表上报给教务
处……”

说着，儿子从书包里抽出
一张纸来递给他。阿明低头细
瞧，原来是张孩子在学校的表
现数据表。上面清楚地列明了
孩子在学校的所有动向：上课
聊天十次、每天上厕所十次、打
架两次、上课睡觉五次……

“还有隐私和人权吗？”孩
子突然朝他吼道，“太可怕了，
科技真是个可怕的东西！如果
我们班的同学知道设计这软件
的人是我爸，肯定都不会再和
我做朋友了。”儿子委屈地哭了
起来，泪珠不时从眼眶里滑落。

阿明不知该如何安抚孩
子。

趿拉着拖鞋、穿着睡衣的
妻子从卧室里走出来，支开孩
子，笑着迎接阿明，说道，“小孩
子不懂事，天天吵着要跟你电
话联系，我怕打扰你工作就一
直没跟你说。其实我倒认为你
设计的数据监控软件非常好！
太强大了！科技可真是个好东
西啊！”

“怎么到你这里，就成了好
科技呢？”阿明呆呆地盯着妻子。

“透 明 ！ 公 平 ！”妻 子 乐
了，掏出手机来，道，“我刚看
了眼手机后台追踪数据，就知
道你快要到家了，所以我提前
热好了饭菜。还有，你之前的
轨迹我也能轻松掌握，瞧，公
司跟家里两点一线的距离，在
公司的时间比家里还要长，证
明你工作多勤奋呀，好好加
油，开发更多的软件，赚更多
的钱回来，等着，我去开瓶酒
庆祝下……”

妻子一转身，又朝厨房走
去。

阿明呆在原地，脑子有些混
乱。没一会，他突然拿出手机，
轻点开隐蔽的手机界面，之前他
曾在妻子的手机中植入过一个
测试软件，一直没有打开过。

刷着刷着，阿明捧着手机的
手突然有些颤抖，心里咯噔一
下，不知道该不该继续深挖下
去。

妻子手机后台反馈的数据
显示，最近一个月，妻子跟隔壁
老王的手机账号互动频率极高，
且大多是他不在家的时段。

快……扶我去海边！躺在病床上的钟海突然
发声。

儿子一愣，去海边？
你疯啦？病成这样，去做甚？老伴劝道。
钟海爬起身，谁疯啦？去等海龟。
等海龟？谁都叫你“龟痴”，还嫌不够丢人？老伴

和儿子好说歹说。
钟海火了，去见恩人，谁拦我跟谁急!
无奈，老伴和儿子用轮椅把钟海往海边推去……
去看热闹的村民纳闷了：“龟痴”又唱哪一出？
钟海见村民越聚越多，顿时来了精神，我年轻时

有回出海打紫菜，触礁船翻，多亏被一只海龟驮上
岸。几十年来，我一直在找它，村里有人出海捕到海
龟，我都掏钱买下放生。

傻！好些人嬉笑。
是呀。一村民插话，往年夏夜，许多海龟从大亚

湾畔的海龟湾上岸产卵，有些人去挖海龟蛋，捕杀海
龟，海伯去劝阻，那些人骂他是“龟痴”，有一晚还打伤
了他。后来，他又去镇里建议设立海龟保护区。

有人点头，有人摇头。
钟海喘了一口气，你们别不信，我虽找不着那只

海龟，但常在梦里陪它唠嗑，它说过得不好，我老担心
它。昨晚又梦见它，说今天来看我，一会儿准来。

瞎扯！不少人窃笑。
没多久，忽见一团黑影从海上飘来，近了，果真是

一只海龟气息奄奄地爬上海滩。
神了！村民哗然。
钟海挪近一瞅，海龟右肩缺了一角，伤痕累累，一

脸憔悴……钟海哽咽着说，那年就是你救了我呀。少
顷，他见它嘴里塞满异物，便轻轻一抠，一拉，竟发现
是一只塑料袋……

海龟显然也认出了钟海，它含着泪，表情痛苦
地朝他直点头……

钟海猛地抱着海龟，声泪俱下，求求你们……救
救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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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 10 岁时，癌症夺走了妈
妈，从此，爸爸是她的唯一。

女孩 13 岁时，爸爸把那个女
人领回家，告诉女孩，女人是她的
新妈妈。

女孩心里晴朗的天，阴了。
那个女人的“入侵”，令女孩变

得敏感，有种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
被人抢走的感觉。虽然，爸爸说他
不会看错人，而女孩也确实挑不出
那个女人什么毛病。自打女人生
了小弟弟，女孩潜意识里，又多了
一个人跟她抢爸爸，即使她还蛮
喜欢这个小弟弟。

读高中后，倔犟的女孩不顾爸
爸反对选择了住校。一系列的事
情使女孩学习成绩有所下滑，但她
还是顺利考上了心仪的惠州学院。

之所以心仪，因为那儿离妈妈
最近。

高考后，身心是最轻松的。她
除了偶尔帮着照看爸爸鞋店里的
生意，平时就和同学们腻在一起。

开学日期越来越近，女孩提前
半月回到了惠东县黄埠镇的外婆
家。女孩没上学时，妈妈每次回来
进货都会带她一起。在外婆家，那
种与生俱来的血缘亲昵感令她温
暖、眷恋。大学里，她结识了很多
新朋友，加入了两个社团。业余时
间，女孩泡在图书馆里，在书的海
洋里徜徉。

噩耗，在入学的第三个月从天
而降。

早晨，女孩正在洗漱，上铺的
室友突然高声叫她，菲菲，你手机
连着响了四五次！

女孩一看，未接来电是“小弟
弟妈”，女孩诧异，那个女人给她打
过的电话用两只手都能数得过来，
该不会有什么急事吧？女孩赶紧
回拨过去。

晓菲，你，你爸爸，你爸爸他，
出，出车祸了……听筒里，女人伤
心哽咽的声音令女孩浑身一颤，手
机差点儿没握住。

冬月，南国郁郁葱葱，北国却
一片肃杀之气。女孩乘上当天午
后的飞机，晚上，女孩见到了爸
爸。正值壮年的爸爸躺在那儿，再
也不能陪她说话。至亲先后撇下
她，她感觉自己成了孤儿，像无根
的浮萍……

两天后，女孩到鞋店整理爸爸
的遗物，鞋店里只有远房表姑。表
姑说，抽屉里有你爸爸的皮夹，但
已经被楠姐拿走了，只剩影集了。

表姑口中的楠姐是“小弟弟
妈”。

那些狗血剧情摁不住地浮出
脑海，女孩心里愤懑不平。

那把银白色的小钥匙插在钥
匙眼里，女孩给爸爸买的那个打磨
精细的小葫芦拴着长长的金属链
依然悬在钥匙下面。女孩知道
这个抽屉平时是落锁的，一定是
女人打开了。她拉开抽屉，映入
眼帘的是张玻璃相框，那是女孩
8 岁生日时一家三口依偎在公园
绿草地上的合影，女孩坐在爸爸
妈妈中间，两只小手举起个“V”
字形，表情甜美，俏皮可爱。相
框下面是一本厚厚的影集。女
孩翻开来，目之所及全是一家三
口的昔日照片，爸妈小时候的照
片仅有零星几张，女孩的照片最
多。从百日照到学生照，从春到
秋，从冬到夏，照片满满记录着
女孩无忧无虑的童年。

照片触手可及，幸福已咫尺天
涯，女孩潸然泪下。

相框和影集爸爸为什么要放
在这儿呢？疑问一闪，旋即，女孩
秒懂了爸爸。

晓菲，我到处找你，看你没回
家，猜你来了这里。

玻璃门被推开，女人裹着一股
冷风走进店里。

女孩冷冷地，不转身，不回头，

对女人的话充耳不闻。
表姑知趣地穿上外套，说，楠

姐，菲菲，我有事先出去一趟。
女孩兀自翻看摩挲着照片，空

气仿佛已凝固。
女人轻轻拽了下女孩胳膊，

说，晓菲，来，过来坐。
此刻，女孩方才抬头，看着女

人的眼神像外面的风一样冷。
女人嘴角闪过一抹苦笑，随即

松开了搭在女孩胳膊上的手，女人
把肩膀上的挎包摘下来，放在茶几
上。

女人说，晓菲，我知道你在找
什么，我都带来了……

女孩一瞥，女人摊在茶几上的
一堆东西里，有一些单据和一个账
本，还有两张银行卡。

晓菲，这两张卡里有活期有定
期，密码是你生日。

我生日？！密码竟会是我生
日？！女孩心里泛起大大的问号。

这时，女人低下头幽幽啜泣
着，说，这是你爸临终前交代我
的。以前，我也不知道你爸……

女孩没等女人说完，合上影
集，弯腰拾起茶几上的卡，推开门
就走。身后隐约传来女人的一句：

“小心车！”
女孩穿过马路，斜对面就是一

家工行网点。她把卡插进ATM机
里，输入自己生日，卡内显示有 6
万元，又换张卡，8780元。

正疑惑间，一个穿着工装的大
堂经理走过来问她办理什么业务。

阿姨，我怎么查询不到卡里的
定期存款？

哦，这里查询不到，你带身份
证了吗？

带了。
大堂 经 理 把 女 孩 领 到 柜 台

前，女孩按照提示音再次输入自
己的生日，柜员告诉女孩，这两张
卡，其中一张有个 5年的定期 160
万元，活期 6 万元，另一张卡有个
350 天的理财产品 40 万元，还有
8780 元的活期。

竟然会有这么多！爸爸辞职
跟妈妈做生意才十几年，当初妈
妈患病时爸爸四处举债还差点
把鞋店卖掉，如果不是妈妈硬拦
着……

女孩走出银行，右手攥着卡，
左手拿着那本厚厚的影集伫立在
路边，心结渐渐融化。这么干燥的
季节眼眶却不争气，女孩仰起头，
面向天空，她在心底呐喊：爸爸，原
来有片天你一直为我扛，原来你一
直在我身后的远方！可我不想要
钱，爸爸，我不要你缺席我的人生！

好一会儿，女孩平复了心绪，
回到鞋店。

晓菲，女人柔声说，查完了
吧？刚才我没说完，你就急着跑出
去了，卡里的钱，是你爸爸给你准
备好的生活费，你还要考研，以后
还要嫁人，那个 5 年大额存单，是
给你置办嫁妆的，那个理财产品，
等明年你大二时……

阿姨！
女孩眼圈泛红，打断了女人。
再看向女人时，女孩才注意

到，女人额前明显多了几根白发，
在鞋店灯光映照下，亮亮的，整个
人显得憔悴了许多。

第二天，女孩在机场候机，接
到了“小弟弟妈”的信息：一路平
安，照顾好自己！阿姨会把鞋店打
理好的，你不用担心。要对得起你
爸的期望，好好学习。晓菲，记住，
这里，永远是你的家。

家？！
这个字，令女孩怔了半晌……
低头、解锁，女孩点击“编辑”

二字，删除了“小弟弟”三个字，重
新保存了女人的手机号码。

凝视着手机屏上温暖的简简
单单的那个字，女孩心头涌过一股
久违的暖流。

念想


